




或冥顽不灵的违法乱

无论人如何被视为自私自利，但是，在其本性中显然还存有

某些自然的倾向，使他能去关心别人的命运，并以他人之幸福为

自己生活所必需，虽然除了看到他人的幸福时所感到的快乐外，

他别的一无所获。这就是怜悯和同情，当我们看到他人的痛苦，

或只是因为栩栩如生地想像到他人的痛苦时，都会有这样的情

感。我们常常悲人之所悲，忧人之所忧，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无需实例证明；因为像人性的其他所有原始感情一样，这种情感

决不只为德行隆厚、秉性仁慈之士所独有，尽管他们可能对此类

情感特别敏锐。纵然是罪大恶极的元凶巨

纪之徒，在他们身上，这样的情感亦绝非荡然无存。

由于我们对他人的感觉不可能有亲身直接的经验，所以我们

也就不可能有他们所感受的情形的概念，除非我们通过想像在类

似的情形中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即便是我们的兄弟在受酷

刑，只要我们自己还舒适安逸，我们的感官就不会告诉我们他所

遭受的痛苦。感官之所感从来不会，也决不可能超出我们个人之

外，只有通过想像，我们才能构成一些概念以明了我们的兄弟目

前的各种感觉。不过，这种想像力除了向我们描绘假如我们自己

处于他的情形时我们的感觉会是什么样之外，别的也没什么帮

助。我们的想像所复制的只是我们自己感官的印象，而不是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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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烈程度

官的印象。凭借想像，我们把自己置于他的位置上，我们设想自

己也正在遭受与他一模一样的痛苦，我们仿佛融入他的身体中，

在某种程度上和他变成了同一个人，进而形成一些关于他的感觉

的观念，甚至还会有某种与他的感觉并非完全不同的感觉，虽然

或许要微弱一些。当他的痛苦如此这般地深入我们

的内心时，当我们已经如此这般地接受它们并变成我们自己的痛

苦时，他的痛苦也就最终对我们产生了影响，于是，每每想到他

的感觉，我们便会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因为身处任何苦痛和灾

难中都足以激起人极度的悲伤，所以，设想或想像我们自己正遭

逢这般境遇，这也能激起某种程度的相同情感，其强烈程度则取

决于观念的鲜明生动或模糊滞缓。

这就是我们对他人遭受苦难的同情感的根源所在，正是通过

在想像中与受难者交换位置，我们要么能设想出他的感觉，要么

会被他的感觉所触动，关于这一点，如果没有说得足够清楚明

白，还可以用许多明显的观察加以证实。当我们看见有一根棍棒

正朝着某个人的腿或手臂快要打下来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会收

缩自己的腿或手臂；当这一棒真的落下时，我们也多少会有所感

觉，就像被击者一样受到伤害。当一群人正全神贯注地观看走钢

丝的表演者表演时，他们会情不自禁地跟着扭曲、转动、平衡他

们自己的身体，因为他们看见表演者在这样做，而且，他们觉

得，如果自己处于他那样的情形，也得这般动作。神经过敏和体

格虚弱的人会抱怨，他们看见街头乞丐身上的疮孔疡痕时，自己

身体的相应部位总会发痒或有不安的感觉。他们想像那些不幸的

人所受的痛苦时产生的恐怖刺激了他们身体的那个特殊部位而不

是其他地方；因为那种恐怖是由于这样一种想像而引起：假如他

们自己就是那些所见到的不幸的人，而且他们身体的那个特殊部

位也真的被同样的病痛侵扰，他们会遭受怎样的痛苦。只是这种

想像的力量就足以在他们脆弱的身躯中产生他们所抱怨的那种痛



痒和不安。纵然是最身强体壮的人都会注意到，当看到溃疡的眼

睛时，他们亦常常感到自己的眼睛有一种非常明显的痛楚，这也

是出于同样的理由；最身强体壮的人的眼睛比最瘦弱的人身体上

的任何部分都更为纤弱。

能唤起我们同情感的并非只限于那些会产生痛苦和悲伤的境

遇。由与当事人相关的事件所引起的无论是什么样一种激情，只

要想到当事人的情形，在一个聚精会神的旁观者心中就会涌起相

类似的情感。在使我们兴趣盎然的悲剧或传奇中，我们因英雄得

救而获得的喜悦，其诚挚之情与我们对英雄危难时所满怀的悲伤

并无二致，我们对英雄遭受苦难的同感，其真情实意亦不亚于对

他们享受幸福的同感。而且，我们和英雄们一样感激那些在其危

难之际没有抛弃他们的忠义之士；同时，也和英雄们一起，打心

眼里憎恨那些伤害、抛弃、欺骗他们的背信弃义之徒。在每一种

人类的心灵所能感受的情感中，凭借对事件的深切感受，旁观者

的感情总是与他所想像的受难者在该事件中理该如此的情感相一

致的。

“怜悯”和“悲悯”这两个词用来表示我们对他人的悲伤而

产生的同情心，是颇为贴切的。而“同情”一词，虽然其含义与

上述两词原本无异，但现在可能被用以泛指我们人与人之间任何

激情上的共鸣，这并无多大不当。

在有些场合，只要一看见他人的某种情绪，即可产生感情上

的共鸣。有些场合，激情这东西仿佛可在瞬间从一个人传给另一

个人，而且，事先并不知晓有关当事人的一些什么东西使他们激

动起来。例如，任何一个人，他的神态举止所强烈表露出的悲伤

和欢乐都会立即影响到旁观者，使他们产生某种程度的类似于痛

苦和愉悦的情绪。一张笑脸对每一个看见它的人来说都是一个令

人愉快的对象；而一幅愁眉不展的面容总会让人伤感。

然而，这种情形并不具有普遍性，或者说，它不是对每一种



激情都普遍适用。有些激情，它们的表露并不能引起任何同感，

却会在我们了解到是什么引起这样的激情之前，反而激起我们对

它们的厌恶和反感。一个人盛怒之下的狂暴举动，多半会激起我

们反对他自己，而不是去反对他的敌手。由于我们不知道他发怒

的原因，所以就不可能设身处地地去感觉，也不可能想像在他的

情形中激起的任何激情。但是，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些他对

其发怒的人的处境，和他们面对一个如此盛怒的敌手而可能遭

受的暴行。因此，我们很容易就会去同情他们的恐惧或不满，

而且将立即向着他们，去支持他们反抗使其处于危险之中的

人。

如果说，仅仅是悲伤和欢乐的表情就足以激发我们某种程度

的相同情绪，那是因为，它们使我们产生了联想，我们会联想到

与降临在我们所观察之人身上的某种好运或厄运有关的一般观

念，就上述情绪而言，这样的观念联想即足以对我们产生一些影

响。悲伤和欢乐的影响止于具有这种情绪的人，其表露不会像憎

恨情绪的表露那样，使我们联想到与为我们所憎恨情绪的表露那

样，联想到与为我们所关切，又具有与他相反的利益的任何别人

有关的观念。因此，关于好运或厄运的一般观念促使我们去关注

那些交了好运或碰上厄运的人；但是，关于寻衅激怒的一般观念

不会引起对受挑衅者的愤怒的任何同情。自然似乎告诫我们，在

明了事由之前，要避免陷入暴烈的激情之中，更确切地说，还要

去反对这种激情。

甚至是我们对他人的悲伤或欢乐的同情，在获知其缘由之

前，也总是极不完善的。仅仅表达我们对遭受不幸者的痛苦的一

般悲哀，它引起的与其说是显而易见的真切的同情，还不如说是

对探究不幸者状况的好奇心，和对他表示同情的某种意向。我们

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遇到了什么事？在这个问题被回答之

前，纵然我们由于模模糊糊意识到他的不幸而忐忑不安，甚至



会因猜测事情的原委而自我折磨，但我们这时的同情心总不十分

真切。

因此，同情与其说是由于看见别人的激情而产生的，还不如

说是因为了解到引起这种激情的情境而产生的。我们有时会替他

人感觉一种激情，那激情在他本人那里似乎根本不可能存在；因

为，当我们设身于他的处境时，凭借自己的想像，在我们心中能

激起那种他本人实际上没有的激情。我们会为别人的厚颜无耻和

粗野无礼而羞红脸，虽然他自己对其行为的不当也许无动于衷，

毫无所感；因为我们总不禁觉得，要是自己做出那种荒谬的事情

来，该是多么的窘迫难当。

在人类所面临的全部致命式的灾难中，丧失理性对那些人性

之光几乎泯灭的人，看来是最可怕和糟糕的事情，他们正是用深

刻的怜悯来看那人类不幸的最后阶段。但是，处于这一阶段的可

怜的不幸者还在欢笑歌唱，或许他对自己的苦难还全然不知。因

此，人类一看见这样的对象就会感觉到的痛苦不可能是受难者任

何情感的反映。旁观者的同情完全来自于下述考虑：如果他落到

同样不幸的境地，这也许是不可能的，而且还能用自己目前的理

性和判断去对这种不幸的境地加以思考，他自己将会有什么样的

感觉。

当一位母亲听到自己的婴儿在病痛中呻吟，而孩子不可能表

达自己的感觉时，她的痛苦会是什么样的呢？在她对婴儿所受痛

苦的观念中，她把自己那不能自助的意识，把自己对婴儿病痛的

未知后果的恐惧同婴儿真实的不能自助联系起来；由于这些，她

为自己的悲伤勾画了一幅痛苦和忧愁的十分完整的图像。然而，

婴儿只能感觉到当下的不安，这决不可能长久。对于未来，它全

然无忧无虑，由于无思想且缺乏预见力，它具备一种对恐惧和忧

虑的解毒剂，这两者都是人心绪的十足的折磨者，当婴儿长大成

人时，理性和哲学试图保护它不受这折磨者的伤害，但却总是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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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它虽是幸福的剧毒剂，但却威慑着人类的非正

费心机。

我们甚至还同情已经死去的人，并去审视那可怕的未来正在

等待他们的情形中的一切，我们主要是受那情形的感染，它给我

们的感官以极大的刺激，但它对死者的幸福已无丝毫的影响。我

们在想，这该是多么悲惨的情形！不再能沐浴阳光；生活的大门

已紧紧关闭，更没有人聊天；躺在冷冰冰的坟墓中腐朽，任凭泥

土中的爬虫摆布糟踏；现实界的思想已一去不复返，而且对至朋

亲友的感情和记忆亦在顷刻间烟消云散。毫无疑问，我们在想，

对于那些蒙受如此灭顶大难的人，我们所能感觉到的不可能比这

再多了。当他们面临被人们遗忘的危险时，我们的同情这份厚礼

似乎该加倍地奉献给他们，通过为了纪念他们而予之的空洞的荣

誉，他们因自己的痛苦竭力去人为地把他们的不幸令人伤感的记

忆铭刻于心。我们的同情不可能给死者以任何安慰，这似乎更增

加了他们的不幸。想到我们所能够做的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而

且，那些能缓和死者朋友的苦恼、悔恨、爱和悲痛的一切，对死

者本人都于事无补，这只能加剧我们自己对他们苦难的感觉。无

论如何，死者的幸福决不再受这些影响，也不能想像，这一切会

打扰死者的安眠。忧郁和无止境的悲愁，这样的意识我们的想像

力很自然地把它同死者所处的情境联系起来，它完全是源于我们

把自己同已在死者身上发生的变化联在一起，源于我们自己对那

种变化的意识，源于我们设身于死者的处境，恕我直言，还源于

我们把自己活生生的心灵置于死者的僵尸中，进而想像自己在这

种情况下会有什么样的感情。正是由于这种想像力的幻觉，预感

到自己会死便使我们异常恐怖，关于死者情形的观念，虽然在我

们有朝一日真的死去时无疑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痛苦，但在我们

还活着时却要倍受它的折磨。由此便产生了人性中最自然的倾向

之一

义，虽在折磨和伤害着个人，但却捍卫和保护了社会。



除了所有那些能构成同情的原因，或不管怎么说会激起同情

的东西，使我们感到高兴的莫过于看到别人具有同我们一样的同

情，如果我们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形，则会使我们感到震惊。有些

人乐于从某种自爱的安排中演绎出我们所有的感情，他们自认为

根据自己的原则就可毫不费力地说明这种快乐和痛苦。他们说，

一个人能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和需要他人的帮助，每当看到他人表

示了与自己同样的情感，他就高兴，因为他这时自信得到了帮

助；而每当看到相反的情形，他就会伤心，因为他这时确信别人

在反对他。但是，快乐也罢，痛苦也罢，其感觉总是转眼即逝

的，在某些无意义的场合常常如此，因此很明显，两者都不可能

出自任何对自利的考虑。一个人，他费尽心机想去逗乐同伴，当

他环顾四周，发现除自己外没有人对他讲的笑话发笑，他会受到

伤害；相反，同伴的哄堂大笑则让他十分惬意，他觉得，同伴与

他之间这种感情上的共鸣是在向他喝彩。

但是，不仅他的快乐似乎不完全是来自于另一种快乐，在这

欢乐中他的高兴是从与别人的同感中获得，而且，他的痛苦也不

完全是来自于他失去这种快乐时所感到的沮丧，虽然两者中一个

同另一个无疑是有几分这样的关系。如果我们已反反复复阅读过

同一本书或朗诵同一首诗，那么，当我们独自一人在阅读或朗诵

它时，就不会再感到有多大的乐趣，但当我们对着自己的同伴阅

读或朗诵时，我们仍能从中得到快乐。对同伴而言，这书这诗表

现出它全部的新颖优雅；我们理解它在同伴心中自然而然唤起的

惊异和赞美，但它不可能再使我们激动起来；我们思考它所表达

的全部思想，与其说是根据它对我们自己而言所表达的思想，还

不如说是根据它在同伴看来所表达的思想；对同伴乐趣的同情给



我们带来了乐趣，这使我们也变得快活起来。相反，如果同伴看

起来并不欣赏这本书或这首诗，我们将会感到苦恼，在面对他阅

读或朗诵时亦不再有什么快乐可言。这里的情形与前述的情形一

样。同伴的欢笑肯定将使我们跟着活泼快乐起来，而他们的沉默

无疑会让我们感到失望。不过，虽然这既可以对我们从某个人那

里获得的快乐起作用，也可以对我们从另一个人身上感到的痛苦

起作用，但它决不是二者惟一的根源，别人同我们在感情上的共

鸣看来是快乐的一个根源，缺乏这种共鸣则是痛苦的一个根源，

但这用上述方式不能解释得很清楚。我的朋友对我的欢乐表示同

情，这的确可以因为使那种欢乐更加活跃起来而给我带来快乐；

但是，至于他们对我的悲痛所表示的同情，如果它只有助于加剧

那种悲痛，那它什么也不能给我。无论如何，同情增加欢乐而减

轻悲痛。它通过展现快乐的另一个根源使欢乐活跃起来；并且，

由于它把人在悲痛时所能接受的惟一愉快的感觉慢慢置于人的心

中而减轻人的悲痛。

因此必须注意到，我们更渴望向朋友传递我们不适意的激

情，而不是愉快的激情；我们更多的是从他们对前者而不是后者

的同情中获得满足，并且，我们更能被它的缺乏而震动。

当不幸者发现一个人，他们能向其倾诉自己悲伤的根由，这

该使他们多么宽慰。由于他的同情，不幸者仿佛减轻了自己的痛

苦；说他们同不幸者共担苦难亦无不可。他不仅感觉到与不幸者

所感觉到的同样的痛苦，而且，他好像已经把这痛苦的一部分变

成自己的；他所感觉到的痛苦的分量有多大，就似乎减轻了不幸

者多大分量的痛苦。然而，不幸者由于讲述自己的不幸，或多或

少会增添他们的悲痛之情。他们唤醒了记忆中对引起自己痛苦的

情形的回忆。因此，他们的泪水比以前流得更快，而且更容易放

纵自己对痛苦所表现出的软弱。然而，他们从所有这一切中获得

了快乐，他们显然由此得到了安慰；这是因为，虽然他们为了激



起他人的同情而唤醒和增添了悲伤，但这种悲伤的辛酸完全能从

他人同情的甜蜜中受到补偿。相反，对不幸者刻毒伤人的侮辱，

很明显是在有意藐视他们的不幸。看上去没有被我们同伴的欢乐

所感染，这只是个不懂礼貌的问题，但是，如果他们向我们倾诉

自己的不幸，我们还显得满不在乎，不以为然，这便是名副其实

的无人性了。

爱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激情，而怨恨则是一种不适意的激情。

因此，我们渴望我们的朋友对我们的怨恨有同感，与渴望他们接

受我们的友谊，这之间并非半斤八两的关系。如果他们对我们有

点什么喜事显得有些淡漠，我们还能原谅他们；但是，要是我们

受到什么伤害，他们对此仍无动于衷、漠不关心，那我们就要忍

无可忍了；对他们不同情我们的怨恨之情，与对他们不理解我们

的感激之情，我们所表现出的愤怒并不能等量齐观。他们可以很

容易地不成为我们朋友的朋友，但却几乎不可能不成为与我们处

于敌对状态的人的敌人。我们很少对他们与我们的朋友作对表示

不满，虽然说我们有时候也会由于这个原因同他们装模作样不很

认真地吵上几句；但是，要是他们同我们的敌人亲密无间，我们

就要郑重其事地同他们争个面红耳赤了。爱和欢乐这样一些令人

愉快的激情无需外加的快乐即可自满自足，而怨恨和悲痛这样一

些辛酸和痛苦的感情则十分需要同情来抚慰。

当一个人被牵涉进某个什么事件时，他会对我们的同情感到

高兴，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同情，他就会觉得伤心，正因为如此，

当我们能够对他表示同情时，我们似乎也很高兴，如果我们不能

这样做，也会伤心起来。我们不仅去祝贺成功者，也去向受挫者

表示慰问；如果我们能与一个人心中的全部感情相沟通、相共

鸣，那么，我们在同他交谈中得到的快乐就足以补偿由于了解到

他的情形而使我们产生的悲痛之情。相反，感到我们不能同情于

他，这总是不愉快的事情；我们会因为发现自己不能为他分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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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他的不幸悲天号地地

伤心，却不会因为免除了同情之苦而高兴。如果我们听到一个人

哭，而他的这点不幸在我们看来根本

犯不着这么痛不欲生，那我们就会感到厌恶，因为我们对这不能

有同感，而把它看做是卑怯和软弱的表现。另一方面，如果有一

个人，他碰上一丁点好事就高兴的了不得，可这点好事在我们眼

里完全不值得那般兴高采烈、忘乎所以，那我们对他也会感到不

悦。我们甚至对他的欢乐一点也不通融，因为我们对此无法理

解，并会觉得这有些轻浮和愚不可及。还有，如果我们的同伴因

听到一则笑话而大笑不止，可在我们看来这则笑话并不这般可

乐，它不值得让人笑得这样前仰后合，那么，我们的幽默心情甚

至会烟消云散。

当当事人的原始激情同旁观者的同情的情感完全一致时，在

旁观者看来，这些激情就必定是正当的和合适的，它们与激情的

对象是相适宜的；反之，假若旁观者深刻地意识到，当事人的那

些激情与他所感觉到的不相一致，那么，这些激情在他看来就必

定是不当的和不合适的，它们与激情的对象不相适宜。因此，由

于另一个人的激情与其对象相适宜，我们赞同他的激情，这跟说

我们完全同情于他是一回事；由于相应的原因，我们不赞同他的

激情，这也就等于说我们不完全同情于他。一个憎恨我所受到的

伤害，而且还注意到我正好同他一样憎恨这些伤害的人，他必然

赞同我的怨恨之情；一个完全同情我的痛苦的人，他肯定也承认

我悲伤的合理性；一个同我毫无二致地赞美一首诗或一幅画的

人，他毫无疑问会首肯我的赞美恰到好处；一个与我听同一个笑

话并因此一起发笑的人，他绝无可能否认我发笑的得体。反之，



在这些不同场合，如果一个人既感觉不到类似于我所感觉到的感

情，也对我的感情没有任何共鸣，那么，他不赞同我的这些感情

当在所难免，原因即在于这些感情与他自己的感情不相一致。如

果我的憎恨强于朋友所能适应的愤怒；如果我的悲伤比他脆弱的

同情心所能理解的悲伤还要过分；如果我的赞美要么言过其实，

要么言犹未尽，不合他的趣味；如果他只是微微一乐，我却开怀

大笑，或者相反，他开怀大笑，我却只是微微一乐；在所有这些

情况下，从对感情对象的思考中，他很快会注意到我是如何被它

所影响，由于在我的感情与他的感情之间有或多或少的不相称，

我必定要招致他或大或小的指责，在所有这些场合中，他自己的

感情是他判断我的感情的标准和尺度。

赞成一个人的意见即接受这些意见，接受它们亦即赞成它

们。如果同一些论据说服了你，同样也说服了我，那么，我必然

会接受你的说服；而如果这些论据说服了你，但没有说服我，那

么，我就肯定不接受你的说服了。在这两种情况下我都不可能想

像，我只有“如果”那一部分，而没有“那么”这一部分。因

此，人人都会承认，赞成或不赞成他人的意见，只不过是意味着

他们的意见和我们自己的意见是一致还是不一致。至于我们对他

人的感情或激情的认可或指责亦不脱此列。

的确，有这样一些情形，我们似乎在没有任何感情的同情或

一致时表示了赞成，因此，在这些情形中，认可的感情与感情和

谐一致的感觉看来并不相同。然而，只要我们稍加留意便会相

信，甚至在这些情形中，我们感情的认可最终还是以这种感情的

同情或和谐一致为基础的。我可以举一个紧要关系不大的情形作

为例子，因为在类似的情形中，人类的判断不易被错误的方式引

入歧途。我们常常可以对一则笑话感到满意，并且认为同伴的笑

声恰到好处，虽然我们自己并没有笑，这也许因为我们当时的心

情比较沉重，或者碰巧注意力正集中在别的对象上。不过，我们



已经从以往的经验中认识到什么样的笑话在多数场合能逗我们发

笑，而且我们注意到这则笑话正属于那一类。因此，我们赞成同

伴的笑声，觉得这笑声之于这样的笑话是自然而合适的。因为，

虽然就目前的心情而言，我们不太容易加入同伴的行列，但我们

明白，在多数场合我们是会和同伴一起热情欢笑的。

同样的事情也常常会发生在所有其他的激情中。在大街上，

一个陌生人满脸悲伤从我身边走过，当即有人告诉我，这个人刚

刚获悉父亲去世的噩耗。这时候，我绝无可能不赞成他的悲痛。

不过，也会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形：我们并不缺乏仁慈之心，可我

们非但不理解他剧烈的悲痛，而且几乎不抱关切之情。也许我们

对他和他父亲都素不相识，或者，我们正忙于其他事务，无暇在

想像中勾画他一定身处其中的种种痛苦。但是，我们从经验中知

道，如此巨大的不幸自然会使人悲痛欲绝；而且我们还知道，要

是有时间从各方面去充分考虑他所处的情形，我们无疑将以极大

的真诚同情于他。我们对他悲痛的认可正是基于对这种有条件的

同情的意识，甚至在同情实际上没有发生的情形中亦是如此，同

许多其他情形一样，在这种情形中，我们从自己先前关于我们的

情感通常会与什么相一致的经验中得出的一般原则将纠正我们当

时情感的不合宜。

内心的情绪或情感是所有行为得以产生的根源，也是评价行

为的善与恶最终必须依靠的根据，对它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方

面，或者说两种不同的关系中加以思考：首先是关于它产生的原

因，或者说形成的动机；其次是关于它希望达到的目的，或者说

试图引出的后果。

作为情感之必然结果的行为的合宜或不合宜，优雅得体或粗

鲁失礼，正在于感情对产生它的原因或对象所表现出的合适或不

合适、相称或不相称中。

行为的功与过，我们判断行为是值得奖赏还是该受惩罚的两



种特性，正在于情感所瞄准或希望达到的后果的有利或有害的性

质中。

最近以来，哲学家们思考的着眼点主要在情感的意向上，而

较少关心情感与引起情感的原因的关系。然而，在普通生活中，

当去判断任何一个人的行为和指向该行为的情感时，我们常常是

从上述两个方面对它们进行思考。谴责一个人爱无节制、悲伤无

度或牢骚满腹时，我们不仅考虑这些情感会导致的破坏性后果，

还要找一找它们的原因。我们会说，他喜爱的对象并无多大价

值，他遭遇的不幸也不怎么可怕，他碰到的麻烦事更没什么了不

起，因此，像他那般激动毫无道理。我们还会说，要是他的情绪

在各方面都与引起它的原因相称，我们就迁就、也许还赞成他那

样强烈地表现自己的感情。

当我们根据情感同产生它的原因是相称还是不相称这种方式

来对任何情感作判断时，除了我们自己心中相应的情感外，几乎

不可能运用其他规则或标准。如果我们对事件有切身的感受，发

现由它所引出的情感同我们自己的情感正相一致和吻合，那么，

我们必定会因为它们与其对象的相称和相适应而赞成这些情感；

否则，我们也必定会因为它们的过度和不相称而不赞成这些情

感。

人身上的每一种功能都是他借以判断他人相同功能的尺度。

我借自己的视觉判断你的视觉，借自己的听觉判断你的听觉，借

自己的理性判断你的理性，借自己的恨判断你的恨，借自己的爱

判断你的爱。除此之外，我既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方法来

对它们作出自己的判断。

我们根据他人的情感是否与我们自己的情感相一致来判断其



时

合宜还是不合宜，这其中有两种不同的情形。首先，激起情感的

对象被认为对我们自己和我们要对其情感作评判的人都无任何特

殊的关系；或者其次，这些对象被认为对我们其中的这一方或那

一方有特殊的影响。

就激起情感的第一种对象，即被认为对我们自己和我们

要对其情感作评判的人都无任何特殊关系的对象而言，只要他的

情感完全与我们自己的情感相合，我们就予以好评，说他趣味高

雅、判断得当。沃野的秀美，高山的雄伟，大厦的光彩，绘画的

意境，文章的构思，他人的举止，不同品质和数量的对称，宇宙

大自然的千姿百态、千变万化，这些都宛如神工鬼斧之作，让人

目不暇接；所有科学和欣赏的主题都是我们和同伴认为同我们当

中任何一方均无特殊关系的事物。我们双方都从同一种观点去观

察它们，我们没有同情的必要，也没必要在想像中交换位置，以

求得在这些对象上达到相互间感情的完满和谐。假设说，即使我

们对这些对象时有不同的感受，那也是因为，或者由于我们不同

的生活习惯，使得我们在观察这些纷繁复杂的对象的各个部分

时，在注意力上有程度深浅的不同，或者由于我们在接受这些对

象的智能方面有天赋的敏感性上的差别。

当我们的同伴对这类明白易解的事物的情感与我们的相一致

也许对这类事物我们从未碰见过一个与我们情感相左的

人，虽然我们毫无疑问要对它们表示赞成，可他似乎并不因此就

值得褒奖或赞美。但是，当他的感情不仅与我们的相合，而且还

对我们的情感起到了引导和指示作用时；当他在形成自己的情感

中显然注意到很多被我们忽视的东西，并使自己的情感适应于对

象的各个方面时，我们不只是赞成它们，还不禁要为他非凡和意

想不到的对事物的敏感性和理解力而感叹、惊讶，他也因此似乎

值得我们大加赞美并为之喝彩。因为，只有从感叹和惊讶中得到

升华的认可才能构成被恰当地称之为赞美的情感，喝彩则是这种



情感的自然流露。假设一个人毫不犹豫地说，最奇异的美丽比最

粗劣的丑陋更可取，或者，二乘二等于四，对此，普天下的人都

会对他表示赞成，但他显然不会因此赢得多少赞美。惟有鉴赏家

敏锐精细的辨别，才能分辨出微细和几乎难以观察到的美丑之间

的差异；惟有经验丰富的数学家具有的理解力的深邃精确，才能

不费力气地计算出错综复杂的面积的大小；惟有大科学家和大鉴

赏家，才能指示和引导我们的感情，他们这些天才的见多识广，

使我们赞叹不已，他们激起了我们的赞美之情，也值得我们为之

喝彩；我们加之于所谓的“理智的德性”的大部分赞美也是建立

在这样的基础上的。

也许有人认为，他们最初之所以受欢迎，正在于他们那些品

质的有用。毫无疑问，当我们最终达成这种认识时，功利方面的

考虑的确赋予它们一种新的价值。然而，从本原上说，我们之所

以赞成他人的判断，并不是因为它有用，而在于它正当、准确，

合于真理和事实；并且很明显，我们说该判断具有这些特征，理

由不外乎是，我们发现它正与我自己的判断相吻合。同样，就鉴

赏或审美情趣而言，它之所以被赞同，原本也不是因为它有用，

而在于它恰当、雅致，与其对象和谐无隙。显然，认为所有这些

品质是有用的观念是事后的思考，它并非我们首先对它们表示认

可的原因。

就激起情感的第二种对象，即被认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

影响我们自己或我们要对其情感作评判的人的对象而言，与第一

种对象相比，我们要对它保持和谐一致的感情就立即变得困难起

来，但它较第一种对象更为重要。我的同伴并不会自然而然地用

与我完全相同的观点去看待我所遭遇的不幸和所受到的伤害。这

些不幸和伤害对我有更为切身的影响。我们不是用在看一幅画、

一首诗或一个哲学体系时所采取的相同立场去看待它们，因此，

我们受它们各自的影响容易互不相同。但是，如果说，在与我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